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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岁月》

内容概要

《白宫岁月》详细记录了基辛格作为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在尼克松政府任职的头四年（1969-1973）。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来自尼克松政府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基辛格这部不朽的回忆录，记载了当时众多国际大事件，包括他本人赴巴黎与北越进行秘密谈判，直
至越南战争结束；1970年约旦危机爆发；1971年印度-巴基斯坦战争打响；通过秘密渠道与苏联领导人
进行面对面谈判，以限制核武器竞赛；秘密访华，并于1972年在莫斯科与北京召开了历史性的首脑会
谈。在书中，基辛格同样记录了该时期的重大争议，包括老挝与柬埔寨事件，“和平在望”记者招待
会，以及与北越的会谈崩溃，最终导致了1972年的圣诞节轰炸等等。
纵览全书，基辛格细致地描绘了众多世界领导人的形象，包括尼克松、安瓦尔·萨达特、戈尔达·梅
厄、约旦国王胡赛因、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毛泽东与周恩来、维利·勃兰特、夏尔·戴高乐等等
，也留下了分量相当、极其坦率的个人评论，时而微妙，时而坦率到近乎无情，精彩纷呈。
《白宫岁月》是198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著作，也是基辛格对这一重大历史时期恒久而宝贵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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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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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白宫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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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岁月》

精彩短评

1、基辛格回忆录充满个人人格的魅力，有非常丰富的政治智慧，从中不仅可以看淡国际政治大势和
大国之间的博弈，同时，更能让人汲取的个人奋斗不止的个人斗志。
2、我只能说，，博士文笔、见识、逻辑、处事令人叹为观止
3、有的段落翻译的水平真的不敢恭维
4、因为站得高度不同，具有的视野、接触的圈子也不同，基辛格从外交角度回顾那段风云诡谲的历
史，仿佛让我们看到了纷纷扰扰、沸腾不止的量子泡沫。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们只看到一个梗概、一
种结果，殊不知，这样的必然的结果背后，有无数的碰撞、纠缠。
当我们愤愤然指点江山的时候，想想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思考，或许会更理解一些以往无法理解的东西
，也会更理智。
看过了他的《论中国》《世界秩序》，追随至此。此书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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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岁月》

章节试读

1、《白宫岁月》的笔记-周恩来印象

        周恩来于4时半来到。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
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雅。他举止娴雅
庄重，他使举坐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和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
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令人感到轻松自如，但如仔细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
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的表示他是听的懂英语的；他警觉
性极高，令人一见到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以来烈火般的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这样的沉着
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的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
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周恩来和毛泽东不一样，他曾经到过外国。他1898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学生时代是一个才
华出众的学生，本世纪20年代曾经在法国和德国学习和工作过。当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成长为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位领袖任务已经将近50年了。他曾参加长征。他是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总理，担任总
理已近22年，其中9年还兼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在40年代曾经和马歇尔将军进行谈判。他是杰出的历史
人物。他精通哲学，深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又风趣。他对于情况的了解，
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
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的目的的。他的言论和行动都
反映出他内心的紧张状态，正如他所强调的，他关心的是八亿人民无穷无尽的日常问题；也表明他要
努力保持下一代人的意识形态信仰。采取什么方式邀请尼克松才能适合上述的一切考虑，这对他来说
显然是一个颇费思量和有些困难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我们的到来对于中国人来说比对美国一方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是国
际关系中一个有利的新转变的开端。但对中国人来说，这却不能不成为一个涉及个人荣誉，理论思想
和感情的危机。他们当年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分裂出来的看来没有希望取得胜利的小小派别，后来经过
艰难困苦的长征，与日本作战，又经历了一场内战，在朝鲜反对我们，然后又与苏联较量，又强行发
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然而现在呢，正当我们在他们的边界上干预一场他们认为的“解放战争”时，
他们却和25年来的头号敌人在一起商谈问题了，这就表明他们在哲学思想上遇到了矛盾。这种矛盾的
心理状态是有所表现的，周恩来时而陷入沉思，间或神情恍惚，在起草我这次访问的公告时语调也不
通畅；他偶尔还提到长征的英勇事迹和毛泽东的卓越领导。然而周恩来毕竟是一个镇定自若的谈判家
。我很快感觉到，我同其他共产党人谈判中经常耍的那类小花招不灵了。在这次访问以及以后的几次
访问中，我们所有的会谈都持续几个小时；然而没有一次他表现的有丝毫不耐烦，或者暗示他还有别
的事情要做。我们的会谈从来没有电话干扰，也从来没有因为他要处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的必要公务
而中断。我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曾经开玩笑的说，华盛顿的高级官员过复活节的时候也不
可能腾出那么多时间。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亲切和蔼。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
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举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
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在我们决定今后以巴黎作为联系地点之后，他还是提议，有时我
们仍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因为据他说：“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有一次，那是在1972年6月，我告诉他，那些哨兵站到连接各宾馆楼的桥头上来了，这使我感到像卡
夫卡写的《城堡》这部小说中的那个管子工人一样:他被叫来，却不准进去，只好徘徊在外面想办法进
去，却完全忘了他原先是为什么被叫来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过那座小桥，但我的确想走过去。周
恩来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但在这次访问期间他无所表示。我再次来访是在1973年2月；在最后一个晚上
，我正在整理行装的时候，一个礼宾司的女士敲门进来了，告诉我总理邀我去个人交谈。我们开车到
湖那边的一个宾馆楼，在那里周恩来和我一直谈到凌晨3点。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忽然用英语对我
说：“我们去走走。”我们边走边聊，就走过了两座小桥；这时他坐上跟在我们后面的他那辆轿车，
开车走了。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姿态。
    中国人对他也似乎特别尊敬，认为他是他们的所有领导人中具有特殊个人品质的一个人。1975年年
底我去中国访问的时候，我问到一位年轻的翻译，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如何；她含着眼泪告诉我，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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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岁月》

病情严重。他逝世后，全中国那么沉痛地悼念他，这决不是偶然的；也难怪7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的那
种渴望得到更多自由的异乎寻常的言论中都援引他的名字，并且予以颂扬。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一个。他温文儒雅，耐心
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
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我们两国的社会从意识形态到历史，差异是那么大。要把两国拉到一起，这的
确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一般人的想法，也许认为最好是先消除造成两国紧张关系的某些具体问题
的根源。台湾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又不能很快得到解决；至于其他问题，又太微不足
道，不能成为我们两国持久关系的基础。所以结论是讨论根本问题：我们对全球事务特别是亚洲事务
的看法，以此来澄清我们的目标和前景，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由20年来彼此隔绝无知而达到相互了解。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实际事务性问题要解决，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就必须从务虚开始。周恩来和我主
要就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上。
    在我们相遇之初的半小时内，周恩来就已定下了这次会谈的基调。我早已准备下一篇相当长的略带
虚饰的开场白，从美中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当开场白的前言部分快讲完的时候，我
想露一露口才，我说：“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对我们来说却是神秘的国土。”周恩来举起
手来，说道：“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我猛然一楞，
但他讲的确是真话。我们关系的不是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至少开始时是如此。我们必须建立起彼此
间的信任，消除那种神秘感。这是他的基本想法，也是我的基本想法。
    就这样，周恩来和我之间的会谈，较之在我担任公职时和其他任何领袖的会谈，时间都更长，更为
深入，或许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会谈是唯一例外。我们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各自陈述对世
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够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
的面前才会经历得到。在我第一次访问中，我和周恩来会谈用了17个小时。在他任总理期间我以后的
几次访问中，我们每天会谈时间6至10小时，除吃饭时间之外没有中断过。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之
间的谈话也是哲理性的、饶有趣味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这
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经受了多次困难的考验，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之一。
    个人品格对重大事件的影响是很难加以确定的。诚然，中美两国的接近是由于客观的必要所使然；
不是抽象的善良愿望而是共同的利益才使我来到北京来的；不是我同周恩来的私人友谊而是共同认识
到一种危险才促成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利益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却是领导人在起
作用，是双方的领导人巧妙地利用了那种可供选择的余地。中国和美国在70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
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得又如此顺利，则应归功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
识。
    当然，周恩来和我是互相利用；说穿了这就是外交的目的。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双方的目标一致
起来；只有那些不懂行的人或不可靠的人才自作聪明，以为能够长久地愚弄对方。在外交政策上切不
可忘记：你是在和同一些人循环往复地打交道，在不断地处理一些问题；骗人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损害
整个关系。讲信用才能使国际秩序得以巩固，哪怕是在敌人之间也是如此；搞小动作决不能持久。周
恩来是很了解这一点的，因此我们虽不能做到目标一致，却能做出类似的分析，那就是在当前这个历
史时刻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利用国际上的均势使之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周恩来从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我不久就发觉，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
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周恩
来也采取这样的方式。企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自杀行为。有一次，我们在谈判上海公报，我反
对公报中说明中国观点的那部分中的两句话，虽然我们对于中国人讲的话不负责任，但我认为那两句
话在联合公报中出现，会引起争论。我提议删掉那两句话，作为交换，在阐明美国立场的那部分中也
删掉两句话。周恩来有点不耐烦地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你那两句话给你的总统，我不需要它们
。你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要说服我，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他言而有信；在中
国方面所起草的公报中，果然把那几段最过分的文字删去了。（在中国，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的
，两个月后这几段话又出现于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之中。不过由于那是一个单方面的文件，
我们可以置之不理。）
    我对周恩来所代表的制度不抱幻想，也不怀疑这位在交谈中如此令人倾倒的人物在维护其制度时也
会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以我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的新社会是付出了过分巨大的代价来实现的。
他们在自由、自发精神、文化和家庭生活方面都作出了牺牲。在我看来，任何领导集团在道义上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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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岁月》

有权力强使他们的人民这样做。中国人在权力斗争中是冷酷无情的，决不是像西方知识界所想象的那
种带有浪漫色彩的人道主义者。然而，当周恩来逝世时，我深感悲痛。世界将不会那么富有生气了，
前景将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了。我们两个人从未忘记：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飘摇不定的；我们也没有忽
视：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两国同向而行也可能不过是昙花一现。那以后，他们很可能与我们重新作
对。今天他们为了本身的利益很精明地决心和我们合作，但到了那一天，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决心和精
明才干与我们对抗。但我还是认为，我的政治生活中得意之笔是：当政治家们总想通过不断的努力，
摆脱那种狭隘的见地而取得某种持久的成果时，我能和一位伟人一起努力在顷刻之间就跨过了意识形
态的重重障碍，虽然从无情的历史角度衡量，这只是短暂的片刻。
    7月9日下午，在我到达北京之后大约四个小时，周恩来和我就在我所住的宾馆开始了第一次会谈。
我们面对面地分立在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子两旁，然后不太舒服地坐在那种可在旧式避暑山庄中见
到的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是叶剑英元帅、黄华和章文晋，我的班子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
；我们全都在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的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他们不想把我丢给这些未经审查的外
国人不管，任其摆布。在我面前是那本厚厚的情况汇编，但自从我的开场白被周恩来打断之后，我就
不再翻它了。周恩来面前只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我想那是他要讨论的发言大纲。
    周恩来和我一致同意，这第一次会谈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互相了解对方的根本目的。如果我们的判
断是正确的，那么促使我们会晤的那些必要因素将决定我们未来关系的方向，如果双方都不要求对方
去做那些违背其价值观念或利益的事情的话。这样，会谈就开始了，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简直就像
两位哲学教授之间的哲学对话一样，计划掩盖了这场会谈的严重性质，那就是，如果会谈失败，一方
将继续陷于孤立，而另一方在国际上的困难将加剧。如果这次使命流产，那会增加中国的危险。毫无
疑问，苏联将受到鼓励。我们在国内声誉扫地；我们从印度支那的撤退将很容易边成一场溃败。尽管
周恩来都知道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尽管会晤的时间限制铁定为48小时--如果没有引起怀疑，我要按时
在巴基斯坦出现--但我们在第一次会谈都不接触我此行成败所系的这个关键问题：我们是否能就总统
的访问取得一致意见。双方的表现都好像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我们双方
都把对方逼到墙角，企图表明我们都另有选择。我们彬彬有礼，讲些颇有含义的题外话，间或开开玩
笑，企图表明我们还可能向后转，表明我们还没有越过鲁比肯河。然而我们始终心里都明白，鲁比肯
河就在我们身后，事实上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
    在会谈开始时，我们两人都曾简略提到总统访问中国一事，此后直到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始终
没有再提到，那时再过18个小时我就要离开北京了。然而在我们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却花了一些时
间表示他大致上同意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说中所列举的观点。这使我的处境有些不利，因为这件
事以及演说的内容我都一无所知；第二天早上，周恩来以他特有的作风，派人将他做了记号的那篇英
文演讲稿连同我的早餐一起送来，不过请我看完后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份。
    周恩来和我有个默契，对于有争议的各种问题，双方不做彻底的辩论。台湾问题只有在第一次会谈
时简略的提到。更多的时间花在由我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特别强调我和北越领导人的秘密会谈
，这件事似乎一度大有可能得到突破。苏联人经常夸耀他们对这些秘密谈判的内容所知甚多，周恩来
却声称他对此毫不知情。他只限于提出一些试探性的问题。这是避免被迫采取立场的好办法。
    7月10日即星期6中午，我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会谈。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物，说不清是墨索
里尼新古典主义式还是共产党人独特的建筑风格。大会堂正对着紫禁城，是用了13个月在1959年建成
的，用来庆祝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十周年。大会堂的每一个厅都是以中国的一个省命名；有一
所能容纳几千人的宴会大厅，至少有一个剧场，以及数不清的开会地点。我们在福建厅会谈，这个厅
是以位于台湾对海的中国的一个省命名的；过去同斯诺会晤也是安排在这里，可惜我对这种安排完全
不懂其中奥妙，因为我当时既不懂这个厅名字，惭愧得很，也自然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
    这次会谈的气氛，和前一天晚上的气氛很不相同。周恩来略作寒暄之后，就声色具厉的谈了一套中
国的观点。周恩来不加掩饰的提出了他们经常提出的许多观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
人常念的一篇经文。这些观点是“天下大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支持北越人的“主义斗争
”；大国勾结起来反对中国；印度是侵略性的；苏联人贪得无厌，正在威胁全世界；中国不是超级大
国，也决不想作美国和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美国正处于困境，因为我们“手伸得太长”。周恩来把
这些强硬的观点重复一遍后，最后提出一个难题：既然我们的分歧这么巨大，总统访问与否还有什么
意义。
    我也同样坚定的回答他，指出是北京首先提出总统访问的；我们不接受任何条件。我将不再提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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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由中国领导人觉得是否发出邀请。然后我故意粗暴的逐点批驳周恩来的观点。在我说完了第
一点后，周恩来就阻止我继续说下去，说道：我们如果不先吃，烤鸭就要凉了。
    在吃北京烤鸭的时候，气氛变了，周恩来又恢复了他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
题转到文化革命。我委婉的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
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
害怕官僚主义化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二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绘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
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境，它一旦遇到多种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使50年来的斗争成果
陷于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困在办公室里。他曾经怀疑有无必要采取这样激进
的措施，但毛泽东是更为英明的，他对于前途是高瞻远瞩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不太明白，周恩来
为什么要讲这些事，除非他想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革命无关，或者想要说明这场革命已经
成为过去。
    午饭过后我继续发言，驳斥他的观点，说了大约一小时。周恩来突然一本正经的建议，总统可
于1972年夏天来访，似乎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剩下来的只不过是需要讨论一下日程而已。他补充
说，他认为我们如果先同苏联领导人会晤那会更谨慎些。我很了解苏联人对首脑会谈的那些花招，于
是回答说：莫斯科首脑会谈很可能要举行，但两次访问应该按照已经排好的次序进行--先北京，后莫
斯科。我并没有感到周恩来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有什么不愉快。我指出，如果在夏天举行首脑会谈，和
我们的总统选举太接近，可能会引起误会。周恩来改为1972年春天，我同意了。
    会谈在下午6时暂停，我同我的工作人员回到宾馆吃晚饭。所有的中国官员忽然全都不见了，只把我
们留下来同宾馆的工作人员在一起。那是一个痛苦的夜晚，由于会议改了日期之后又推迟，我们像哨
兵一样在夜间踱来踱去，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难以掩饰我们不安的心情。据我们后来了解，中国
人另有考虑。周恩来终于在晚上11点15分左右回来了。我们并没有立即讨论公报，却花了一小时去研
究印度和德国的前途。他的基本观点是，印度在1962年侵略了中国；在1971年，正有将同样的政策施
用于巴基斯坦的极大危险性。他指派黄华代表他来起草声明，随即离去。
    7月11日，起草工作完成之后，周恩来立即出现，他原来就在附近的房间等候。我们讨论了建立今后
继续联系地点的问题，结果选定巴黎--由沃尔斯特将军和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接头。我们初步交换了
总统来华的想法。这些事情都完了以后，周恩来花了点时间告诉我在与我断绝联系的这两天里北京新
收到的国际消息，这也是他特有的姿态。
    我们向周恩来告别，我和我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的中国人坐在一起进最后一次愉快的午餐。紧张的
气氛一点也没有了。叶剑英元帅通常是没有表情的，这时脸上也浮现出笑容。在去机场的途中，他讲
到他的生平。他听到人们谈起毛泽东在山里的那支小部队，那时，他还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军官；
他所以参加那支队伍是因为他首先把毛泽东看作是一位导师。当我们的车子开向在那里等候的那架巴
基斯坦飞机时，他议论说，在长征途中他们谁也没有梦想到这一生还能看到胜利。他们认为他们的斗
争是为后代人的。这时我们刚好走到飞机的舷梯脚下，他以中国人的那种讲话艺术，把精心安排好的
场面说成是很自然的事，说道：“可是我们到这里了，你们也到了。”
    7月11日，我和我的同事们兴高采烈的飞回到巴基斯坦，把最后运到飞机上的中国菜、新出版的毛泽
东著作英文版、以及前天夜里准备好的我们这次访问的照相集都搬下飞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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